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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是 2014 年四月祝賀郝柏林八十大壽寫的「和郝柏林手拉手一同下海－
记 1997 年與郝柏林一同轉進生物領域」的縮版。 
 

我 1972 年和郝柏林第一次见面。那年施汝为帶了一個四人小組訪問加拿大，
也到了我當時工作的巧克河國家實驗所1。记得施汝为在一场小型研讨会上用英文
宣读了一篇报告，内容不复记忆。我不属地主官方招待团，所以晚上到远方访客
住宿的旅馆做私人拜访。那时对文革有一些听闻，对祖国的一切状况、包括科学、
都非常好奇。但是因为大家都不熟，所以没有做任何有深度的谈论。在场的访问
团员约三、四人，包括郝柏林。我的记忆向来很差，对客人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深
刻的印象，但是记得施不在场。這場會面老郝是這麼記得的： 
“一天晚上弘谦来旅馆在我的房间里单独谈了一会儿。我记得，弘谦那时有点
想了解回大陆工作的可能性。考虑到当时文化革命仍在继续、国内科学研究基
本停顿的实际，我特别含蓄婉地说明，现在回去做什么呢？不过，我当时并没
有记下到旅馆来谈话的那位比我年轻的朋友的姓名。同弘谦对起来是后来回想
和推断的结果。” 

 1980 年冬我随同 1949 年建国后第一个国际核物理讲习班初次回祖国（小
时候曾经住过贵阳、重庆、汉口等地，在苏州短暂的读过小学二年级），班址在
北京友谊宾馆。期间受何祚庥邀请到理论所旧小楼作了一次乱七八糟有关微中子2

的报告。那时候郝柏林可能在场，但是我们没有交谈。之后我回国逐渐频繁，
1984、1988、1989、1992 都有，而每一次都会到理论所做或长或短的逗留。由于
领域不同的缘故，和郝始终没有机缘深谈。 
 1993 年我辞别读书、工作、住家待了 29 年的加拿大回台湾教书。大约一
年多之后就开始和郝讨论他来台湾访问的事。那时候大陆学者访台手续比较麻烦，
而我又因为在 1995 年由中兴大学转中央大学，中间有些耽搁，以致 1997 年郝访
台才成行。那年秋天在中央大學我和郝柏林第一次比较正式的交谈，也是第一次
和郝的“连体婴”张淑誉见面。可以说是一见如故。 

我们很快就谈論合作課題，但是因為雙方領域不同，沒有立刻取得結論。
过了几天老郝提到人类基因工程计划刚刚完成了第一条细菌－嗜血杆菌－的完整
基因组图谱的定序並在 1995 年发表于美国的《科学》杂志，而他也跟踪了一阵
生物信息的文献，同时我们（还有淑誉）对计算机都熟悉，所以分析完整基因组
可能是我们可以切入的课题。於是我们很快达到共识：各自放棄原來的專業，从
分析基因组下手一同转进生物领域！ 

数据库里的基因序列是以四个英文字母（A、C、G、T）写出的一维文本。
老郝建议用滑动窗口数完整基因序列上各种长度的字串的出现频率。並且将 4k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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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字串的出現频率用彩色绘在一个被他命名为“基因组画像”的 2k乘 2k 的晶格
上。我们把当时公共数据库里所存有的十几条完整基因组序列全部下载并作了画
像之后，发现几乎所有的画像都有明显的自相似性结构。这让我们兴奋了一阵，
因为自相似性往往与自组织临界性有关。但是很快我们就了解到这种自相似性结
构主要来自画像的画法，与基因组本身只有微弱的关系。这篇和老郝夫妇合作的
第一篇论文 2000 年刊于《混沌、孤立子和碎形3》(Chaos, Solitons, and 
Fractals)。Google 说它被引用了 148 次。老郝后来把制作基因组画像的程序做
成一个软件包，称为 SeeDNA，2004 年刊在 《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生物信息
学》（Genomics, Proteomics, and Bioinformatics）上。在基因组画像之外，
我和老郝夫妇还合作了两篇有关蛋白质结构的论文，分别发表于《物理评论快讯》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2000) 和《物理评论 E》(Physical Review E 2002)。 

1997-1998 之际我跟老郝提到新近成立的理论科学中心要建立一个和生物
有关的项目， 老郝想了一会，建议称之为“生命启发的理论物理/科学”，这个
项目在理论中心就这么成立了（后来名字改了几次）。1998 年 6 月 15-17 中央大
学复杂系统中心在中大举办《生命启发的理论物理研讨会》。会议名称没有明说
是两岸交流，但是有六位大陆学者参与：郝柏林、张淑誉、刘寄星、罗辽复、谢
惠民、郑伟谋。2000 年 5 月 15-19 日北京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办《第二届海峡两
岸生物学启发的理论物理问题》研讨会，参加的台湾学者有近三十人。于是 1998
年 6 月的那一场就被称为第一届，同时每两年办一次、会址在台湾和大陆更替的
模式也建立了。 

老郝和我 2002 年之后再没有合作写论文。老郝专研物种分类，取得了辉
煌的成果，也成了公认的物种分类学世界级专家。我则对基因组的文本结构与演
化动力学的关系比较感兴趣。但是我与老郝夫妇一直维持了良好也相当密切的学
术与私人友谊。老郝 1997 年的访台之行造成我一生中的巨大改变。1997 年我下
海进入了生物领域之后就没有再回头。2006 年我在中央大学建立了台湾第一个系
统生物研究所，這幾年在干细胞和复杂疾病方面的工作，甚至于 2014 中大成立
了以系统生物所为主要骨干的生医理工学院，都是与 1997 年和老郝交汇直接、
间接的结果。这一切都是我四十六年前在遥远的加拿大小城的旅馆里和老郝第一
次碰面时万万不会料到的。 

這篇文章大部份是我 2014 年為慶祝老郝八十大寿寫的。那時候高兴有机
会把心中对老郝的感激与大家共享，也祝他和“连体婴”张淑誉都身体健康，永
远快乐的共生、合作。當時沒有想到老郝會趕不上慶祝交流研討會的二十年紀念
日。不過我還是很高興再有一次感謝老郝的機會。 

 
2018 年 7 月 2 日于中央大学 

 
 

 
 

																																																								
3⼤陆称“分形”——编者注 


